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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豆 葉榆

赴一場「詩」之約 過年
一週前，亦萍發來一封

邀請函，說是陳嘉獎先生邀
請我參加他在千島詩社的就
職典禮，因為找不到我的微
信，請她代發。第二天，嘉
獎便在微信裡親自給我發來
了邀請。

說實話，我不懂詩。可是豆蔻年華的
時候，我特別喜歡詩。四十幾年前，我跟音
樂老師合作的配樂詩朗誦，曾經「走遍江
湖」，我也多次在大學的詩歌朗誦比賽中獲
獎。來菲律賓之後，我心中的那份「詩意」
卻在鍋碗瓢盆、柴米油鹽中消失得無影無
蹤。

兩週前，林婉如學姐突然加我微信，
然後給我發來一段詩歌朗誦的視頻，說有機
會想跟我合作一段配樂詩朗誦。我記憶的閘
門轟然打開，往事如磐。那幾天，視頻號一
直給我推送詩歌朗誦的片子。

嘉獎是我先生的同宗鄉親，中學時還
是我在晉江一中的隔壁班同學。那天在小華
師姐宴請台灣文學研究所特聘教授範銘如的
時候，一桌子的菲華作家，只有我是個無名
小卒。交談中，他問起「黃樹人」，我說就
是我本人，我也順水推舟攀了緣，才有了如
今的這場「詩」之約。

今天一大早，我把昨天半夜才從加牙
鄢飛到馬尼拉的外子叫醒。吃完早餐之後，
外子開車出發。不料，當我們進入中國城，
經過交通燈時，綠燈還在閃爍之際，車子被
交警攔截了。因為趕時間，只好「了錢消
災」；後來又找不到U-turn的路口，直到10
點15分才抵達會場——菲律賓僑中學院。

與其他菲華社團的就職典禮相比，文
化人就是不一樣。出席的人數雖不算多，但

沒有喧囂，「安靜」是它給我的第一印象。
從新、老社長以及各位嘉賓的演講中，都讓
人賞心悅目，言辭間滿是乾貨。台上宣誓的
有不少年輕人，一股青春的活力撲面而來。

就職典禮結束時，已是中午十二點。
可接下去的好戲，讓我忘了已到餐點這個現
實。詩歌朗誦會開始了：《再別康橋》、
《致橡樹》、《錯誤》……即使年代再久
遠，它們依然能讓熱愛詩歌的人引起心靈的
共鳴。而施文志老師的《解放童年》，經過
施華謹翻譯成菲律賓語，再由兩個年輕的女
孩分別用中、菲兩種語言朗誦，真是妙不可
言。

當我聽到菲華女詩人謝馨的《王彬
街》中，「王彬街在中國城」，但「中國城
不是中國」的時候，再聯想到即將到來的春
節，王彬街人潮洶湧，那變味的民俗終究代
替不了文化。朗誦者潘老師沒有使用配樂，
反而把作者心中那份沉甸甸的思鄉之情表現
得淋漓盡致——異鄉終歸不是故國。

從演繹上來看，大部分朗誦者都對詩
歌有著很深入的理解。但美中不足的是：許
多人手裡都捧著一個檔夾，這或多或少影響
了詩歌意境的表達。

第一次聽到我在合唱團的團友許嫦娥
的一對兒女——許伊倩與許伊晗的演繹，他
們姐弟倆只用了一天時間準備，便把那位台
灣詩人的詩背誦下來。

而年紀輕輕的主持人黃佳昕，她的主
持風格與聲音也是我喜歡的，她寫的詩我曾
讀過。

欣賞著千島詩社的詩歌朗誦會，我沒
有拍一張照片、一個視頻，全神貫注地融入
其中，非常享受。期待未來還有機會。

（02/15/2026）

國內有朋友對我說：你
可以過2個新年，真不錯呀。
的確，身在異國，每年1月
1日陽曆過菲律賓的新年，
然後農曆正月初一再過一個
中國的春節。菲律賓在每年
的十月份，已經開始有聖誕

節和新年的氛圍了。人們會陸陸續續進入購
物模式，為聖誕節和新年做準備。他們習慣
親人朋友之間互相贈送禮物。家中也要裝飾
聖誕樹聖誕燈，增加氛圍的裝飾品。菲律賓
人非常有儀式感，比我們更加重視節日。當
商場的聖誕樹出現，我就知道，一年即將結
束了。我早已融入本地的生活方式，也習慣
了。菲律賓最讓我喜歡的就是這裡的氣候。

一年中，除了每年三月到六月中旬高
溫天氣，其他月份的氣候真的很舒服。常年
穿著短袖衣服，已經忘了寒冷的冬季，我本
來也不喜歡冬天，因為特別怕冷。國內春運
早已開始，雖然已是寒冬臘月，但是阻擋不
了在外遊子趕著回家過年那顆灼熱的心。春
節，可能是國人最盛大的節日吧！多少人盼
著回家過年的大團圓。

可能出國太久了，對於春節，我沒有太

多期盼。雖然也想回國與父母家人團聚。但
是生活會更重要，因為在這裡，春節也是一
樣開店，是如常的一天。可能更熱鬧的是在
朋友圈，從朋友們的分享，感受到春節的喜
慶。雖然華人街也有很多社團活動，濃郁的
春節氛圍，大部分菲律賓人都知道 Chinese 
New Year。對我而言，塞車，人太多太雜，
所以我並不會去華人街。但是我會在年前，
打掃一下家裡衛生，貼上春聯，佈置一下家
裡，買一些甜粿，分給左鄰右舍和店裡的工
人。除夕夜煮上一鍋過年飯，與親戚朋友們
一起吃頓飯，也算是傳統的圍爐吧。會給小
朋友們分紅包，每年初一祭拜關帝爺，都會
穿上新買的紅色衣服，這是過節的儀式感。
我在異國他鄉用自己的方式過春節。

每個在外的遊子，都一樣有思鄉的情
結。在這裡我是異鄉客，回到故鄉，我是歸
鄉客。紮根奮鬥的是異鄉，靈魂深處的終究
是故鄉。

春節是根看不見的線，無論我們身在何
方，無論你飛得多高，一定係著對故土的眷
戀和熱愛。願所有出門在外的遊子們，在思
念中找到溫暖與力量。新年將至，謹祝：心
安之處，即是吾鄉！

王國鈞

王延彬與泉州海絲文化（上）
王延彬（886-930），

字表文，系「開閩三王」
（王潮、王審邽、王審知）
中武肅王王審邽長子，祖籍
河南光州固始，唐光啟二年
(886年)生於泉州。王審邽主
政泉州時，王延彬即協助其

父處理政務。
天祐元年(904年)王審邽逝世，閩王

王審知命王延彬代理泉州刺史，第三年實
授，後梁開平三年(909年)加金紫光祿大
夫，轉右僕射，封琅琊郡開國男，不久轉
司空，加雲麾將軍。乾化二年(912年)授特
進階加檢校太保，進封開國伯。乾化五年
詔加檢校太傅開國侯。長興元年（930年）
王延彬逝世，葬南安縣霞美雲台山。

一

唐末至五代，國家處於政治分裂、軍
閥割據大動盪時期。王氏兄弟在割據格局
的縫隙中打造出「閩國」一片和平安定的
樂土。王潮治泉7年間，「招懷離散，均賦
繕兵」，「興義學，創子城，罷役寬征，
保境息民，泉人德之」。王審邽接任泉州
刺史後，「居郡十二載，勤劬為牧，儉約
愛民，童蒙誘掖，學校興舉，制度維新，
足食足兵」。

其子王延彬兩度出任此職前後20年，
為王氏治泉中時間最久的。他盡心盡力執
行父輩的治政方略，勵精圖治，禮賢下
士，崇佛興寺，發展生產，獎勵通商，發
展海上貿易，對閩南文化的形成，對「海
上絲綢之路」起點——泉州港的崛起作出
了不可抹滅的貢獻；其留下的勝跡和影
響，在泉州海絲文化遺產中留下一筆濃墨
重彩。

一是建招賢院，廣納八方人才。連年
戰爭使唐王朝一步步走向崩潰瓦解，為招
攬禮待入閩避亂的唐故公卿文士，唐天復
四年王延彬弱冠時，受父命協助黃滔於泉
州西郊南安縣唐安鄉修文裡建招賢院，接
納一大批中原流亡人士。

泉州招賢院位於今泉州市鯉城北峰之
招賢村。當時，中原戰亂頻仍，閩國偏處
一隅，在三王的治理下，經濟日漸繁榮，
社會相對穩定。大批中原士族和文化名人
為避亂而相繼入閩來泉。為了招納四方流
寓泉州之名賢，唐乾寧元年(公元894年)王
審邽任泉州刺史後，即「遣延彬作招賢院
禮之，振賦以財。

如唐右省常侍李洵、翰林承旨制誥兵
部侍郎韓偓、中書舍人王滌、右補闕崔道
融、大司農王標、吏部郎中夏侯淑、司勳
員外郎王拯、刑部員外郎楊戩等，皆束負
免禍」。

先後出入招賢院者有黃滔、徐寅、
楊承休、翁承贊、歸德懿、楊贊圖、王倜
等。招賢設立後，泉州一時文人薈萃，蔚
為海濱鄒魯。

招賢院地依大小二潘山，南臨黃龍

溪，一條古大道從北面穿過。院內築有館
舍、亭軒、水榭等，與周圍蒼松翠竹相映
成趣。

王延彬主政泉州後，逐步完善招賢院
規制，使其規模與條件不斷得到提升。衣
食住行無憂的文人名士在此處探討學問，
切磋文章，不少人在這裡創作了大量佳
篇。據不完全統計，僅詩歌一項作品即流
傳下來340餘首。招賢院後廢，現僅存村名
「招賢村」及村頭一口古井，村民稱之為
「招賢井」。

至今在附近村中的現代建築物中，仍
可依稀尋見部分與招賢院有關的歷史文化
遺存。

招賢院擔當著唐末宋初泉州理政的智
襄團、書院，招徠了大批的文化名家，哺
育閩中學子，它的垂范使泉州宋時書院漸
漸興起，自此閩中人士科舉折桂不斷。協
助王延彬建招賢院的黃滔為興化人，後來
當威武軍節度使推官，更被譽為「八閩文
章初祖」。

泉州與興化分治後，晉江、莆田作為
他們的首邑都以千名進士而入列全國文化
名縣。

有些泉州歷史文化研究學者認為，招
賢院是閩南文化的根。

二是墾荒修堰，重視農業發展。「東
浮荊襄，南遊關楚，謂安莫安於閩越」。
中原藩鎮割據戰亂不息的格局愈演愈烈，
而中原土民聞三王德政紛紛入閩的序幕才
剛剛開啟。「王氏入閩，淮民隨之」。三
王入閩後，王潮寓兵於民，與百姓一起開
荒種糧，抵制暴政，抗擊匪亂，直至唐光
啟二年（886年）進入泉州城，被命為刺
史。

他「化戰壘為良疇，諭編氓於仁義」
泉州自此安定下來。著力發展農業生產，
倡修水利，鼓勵墾荒，流民還者假以牛
犁，完其廬舍，終使五穀豐登，政通人
和，民心安定，人口驟增。尤其大量隨三
王入閩的中原移民，也帶來了各自先進的
農耕技術和文化，融入當地而促進了農業
和手工業的發展。

從王氏入閩至北宋初年，泉州轄縣就
增設了德化、同安（今廈門）、長泰（今
屬漳州）、桃林（永春）、清溪（安溪）
和惠安。

王延彬自幼耳濡目染父輩們禮賢下
士、勤政愛民的風範，秉承父輩先前既定
的政策，興文重教，政通人和；並能省刑
惜費，輕徭薄賦，鼓勵農耕，著力發展農
業生產，五穀歲歲豐登，百姓稱道。位於
晉江上源支流西溪流域的小溪場（即今
泉州市安溪縣），其「土之所者宜桑麻谷
粟，民樂耕蠶」。

位於木蘭溪流域下游的莆田縣也適宜
發展桑麻。在王延彬的鼓勵下，這些地方
的桑麻種植一時呈興盛之狀。桑麻業的繁
榮促進了布帛紡織手工業的恢復和成長。
其中，尤以錦、絹、紗、綢之類的匹帛，
成為泉州上貢與外銷的一大優勢產品。

紅樓叟

惡魔善終
日軍侵華大頭目岡村

寧次一九三二年為入侵上海
的部隊副參謀長，指揮過淞
滬大戰的倭寇，一九三三年
代表日本強迫國民政府簽下
「塘沽協定」，在一九三八
年進攻武漢，一九三九年長

沙爭奪戰，他都擔任侵攻要角。
一九四一年，他被擢升為所謂支那派

遣軍的總司令，為了耗盡中國軍民抗戰士
氣，進而脅迫中國投降，岡村泡制出燒光搶
光殺光的毒計，在戰區，特別是冀北八路軍
活動區，對老百姓大肆逞兇，企圖以三光釜
底抽薪，斷絕民國對八路軍的糧食補給和兵
員的補充。

日寇投降後，蔣介石看中岡村多年剿
共的經驗豐富，便包庇勾結敗寇岡村，東京
盟軍法庭一再催促將岡村解押到日本受審，
老蔣再三敷衍塘塞，就在老蔣的庇護下，岡
村竟免於落下東條英機，石井，谷壽夫被處
決的下場。

岡村的賊命一直苟延到一九四九年才
因輿論的不滿，被押上軍事法庭，親日將領
何應欽和湯恩伯，體察上意，在他們擺佈
下，軍事法庭竟然顛倒是非，岡顧罪證，宣
判岡村無罪開釋，在場二十多位記者氣炸
了，他們聲勢洶洶，義憤填膺也奈何他不
得。

當時蔣介石已「下野」，代總統李宗
仁下令再拘押岡村，抓人的令狀全被淞滬司
令湯恩伯冷藏起來，有虛名無實權的代總統

李宗仁頂不住老蔣的槍桿子，渾身染滿中國
軍民血跡岡村寧次遂大搖大擺地逍遙去也。

一九五〇年，老蔣流竄到台灣，他個
人政治地位和權力丟失，到此也該罷休了，
偏偏他把私利看得比國家命脈和民生福祉更
重要，這全是他的帝王思想作祟，大陸的挫
敗使他惱羞成怒，竟叫囂要反攻大陸，茲事
體不妙，如果真地把戰火引上大陸，破碎的
山河再破碎一次，驅策兩岸青壯年為他的私
慾互相殘殺，中國前途堪憂，對任何人來
說，都是於心何忍。可老蔣已不管國家的命
運和老百姓的死活了，他昧著良心派遣曹士
溦到東京去拉攏勾結岡村。

到台灣後，岡村便被聘為軍事顧問，
此賊為報答老蔣救命大恩，便安排侵華專業
人才富田直亮來協助老蔣與中共作戰，富田
為掩蓋身份，冒用中國姓名白鴻亮，組織
白團羅致八十三名日本戰犯潛入台灣，擔任
訓練台軍與中共作戰的教官，白鴻亮也被授
予高級軍銜。日本當年投降，老蔣為勾結日
寇，輕易放他們歸國，這八十三名戰犯就在
其中。老蔣假仁假義說這是以德報怨，這些
日本鬼子為此建造一座祠蔣的神社，「報答
蔣恩」。歷史該追問，老蔣對日本鬼子大講
仁義道德，那白色恐怖時代，千千萬萬人頭
落地，重慶渣滓洞政治犯大屠殺,楊虎城一
家八口天門慘案，老蔣的以德報怨見鬼去了
嗎？

岡村寧次賊運命大，托蔣介石的庇
蔭，他在一九六六年無災無難地走完他罪大
惡極的一生。

龔強強

年關的念想
新年的腳步越來越近，

身邊的朋友陸續收拾行囊，
說著要回國過春節，言語裡
滿是期待與歡喜。聽著他們
談論家鄉的年味、親友的團
聚，我心裡卻像被什麼東
西揪著，空落落的，又沉得
慌。那股對故鄉的渴望，像

籐蔓一樣在心底瘋長，纏得人喘不過氣，我
多想和他們一樣，買一張歸鄉的機票，跨越
山海，撲進那片熟悉的土地。

40多年的菲國生活，早已習慣了這裡
的生活節奏，可每到春節，心底那根關於
「家」的弦還是會被輕輕撥動。只是這幾
年，雙親相繼離世，老家的院子裡，再也沒
有了他們翹首以盼的身影。如今的老家，那
片生我養我的土地，好像也隨著父母的離
去，少了一份最核心的牽掛。可即便如此，
那份刻在血脈裡的眷戀，依舊在每個年關愈
發濃烈。我渴望在新春佳節時踩上故鄉的石
板路，渴望再聞一次巷口年貨攤的煙火氣，
渴望再聽一句鄉音裡的新年問候，甚至渴望
再摸一摸老家院門前那棵老鐵樹粗糙的樹
皮。

想起小時候的春節，是刻在骨子裡的
溫暖模樣。年兜前，一家大小就忙著掃房
子。母親是石獅人，最拿手的便是蒸石獅年
糕（糖粿）、炸醋肉；父親則忙著炒花生、
磨芝麻，做元宵丸的餡。廚房裡永遠飄著勾
人的香氣，雙親總在灶台前轉來轉去，額角
滲著汗，臉上卻掛著笑，還總不忘喊我「阿
強」，快來嘗嘗剛出鍋的石獅年糕。到了
農曆二十八，父親會帶著我去鐘樓旁買水仙
花。父親出身書香世家，週身的文人氣息，
盡數融入了水仙花的雕刻之中。

他選花球時總格外挑剔，要鱗莖飽
滿、花箭勻稱的，雕刻時更是凝神靜氣，指
尖的刻刀遊走，將層層鱗片輕輕削去，又小
心翼翼地在花箭旁刻出淺紋，說是這樣開花
才會錯落有致，添幾分雅致。他常說，閩南

人過春節，家中必得有水仙花，這花清雅，
像極了讀書人的風骨，是他的最愛。

之後便是貼春聯，父親踩著凳子，我
在下面遞膠帶，他總說：「過春節要開開心
心，來年日子才順順當當」，還會變戲法似
的從口袋裡掏出幾塊錢塞給我。除夕夜的年
夜飯，桌上擺滿了父母精心烹製的菜餚，一
家人圍坐在圓桌前。記得父親總會在房間的
桌上點一對大紅燭，燭火搖曳，映得滿屋暖
融融的，說是要亮到新年，照亮往後的歲歲
年年。

那時沒有春晚，只有一家子的歡笑聲在
屋裡迴盪，父親偷偷塞給我的幾塊壓歲錢，
被我緊緊攥在手裡，那是被愛裹著的滿滿幸
福感。那些畫面清晰得像在昨天，可如今，
只能在回憶裡細細描摹。

我也想過回去，卻突然沒了奔赴的勇
氣。那個曾經無論走多遠都想回去的家，如
今只剩下空蕩蕩的房子和滿屋子的回憶。回
去了，再也聽不到父母的嘮叨，再也吃不到
他們做的菜，再也看不到父親雕刻水仙時專
注的模樣，那種物是人非的落差，想想都覺
得難受。

可這份渴望又總在心底叫囂，我望著故
鄉的方向，夜裡常常夢見自己踏上了歸程，
夢見老家的院子裡水仙開得正好，父親正笑
著喊我過去看他的新作，可醒來後，只有窗
外陌生的街景，那份求而不得的悵惘，像潮
水般將我淹沒。

朋友們的歸期越近，我的失落就越
濃。不是不想念故土，只是那份想念裡，多
了太多的遺憾和傷感。春節本該是團圓的日
子，可我的團圓，只能在夢裡和父母相見；
我的歸鄉，也只能在心底一遍遍描摹。

不知道這樣的情緒要持續多久，只希望
新的一年，能讓這份思念慢慢沉澱，也願遠
在天國的父母，一切安好。而我對故鄉的渴
望，會化作心底最柔軟的念想，歲歲年年，
不曾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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